《大分湖》报中的民国小世界
——1920年代前期的吴江政治、社会及民情
沈振亚
一、《大分湖》报简介
《大分湖》报在1923年创刊，至1925年停刊，三年间先后出版14期。今只存13期，散佚1期（第12期），另缺第一期第一版。报纸初期计划每月一期，逢十五日发行，首期为1923年11月15日，最后一期为1925年11月16日，中间因为战乱及创办者凌莘子私事，而暂停多期，未能做到每月一期，全部共出版14期。
柳亚子在给《大分湖》写的创刊词中写道：“《大分湖》月刊的宗旨怎么样呢？我以为应该整理旧掌故，鼓吹新思潮，而对于地方上行政教育的腐败，土豪恶棍的横恣，都应该切实监督，严正讨伐，不要做寒蝉仗马的报纸，那才不辜负《大分湖》三字的好名词呀！” 

创办者凌莘子在第2期的发刊词中谈到，创办该报主要是为了地方自治，为了机构改革，同时也为了挖掘分湖地区历史，光大分湖文化。凌莘子引述了“柳君”（柳亚子）在第1期创刊词中的一段话，“对于地方行政教育的腐败，土豪恶棍的横恣，都应该切实监督，严正讨伐”，这是本刊唯一宗旨。青浦汪士琇在祝词中则写道，“欧化东渐，民智洋溢，言论自由，报章翔实。民国一周，仲冬之吉，曰大分湖，乃脱颖出。正直慷慨，如椽铁笔，一纸飞扬，恍若风疾。国魂寄托，国士倡率，不倚不偏，付诸撰述。”这也明白表达了当日的知识分子们对报纸的期望。
《大分湖》报板块明确清晰，主要分七大块，第一块为论文，纵论民国政治与吴江大区的重要事宜，如吴江户籍调查、吴江教育事宜等；第二块为纪事，载吴江各区间所发生的各种事件，如吴江县公署召集选举省议员、震泽罢教学潮、北坼轮渡与地方嗜赌问题等；第三块为文苑，主要为文人唱和，诗文来往；第四块为游记，对当时吴江的各处胜迹有生动逼真的描绘，今日读之，民国风骨扑面而来；第五块为杂俎，记载各类琐事；第六块为专载，为专题，主要刊载莘塔凌氏家乘；第七块为时评，发表评论文章，就社会风气之类进行品评。
《大分湖》报初期为非卖品，主要依赖热心人士捐资创办。报纸头版有广告，感谢捐赠者。如1924年第3期中，杨凤书、迮家俊二先生，各捐银一元，陆律己先生捐邮花五十份。如第3期中，柳亚子先生捐银六元，朱凤池先生捐银四元。为了扩大影响，持续办报，《大分湖》特意征集社员，凡是年纳二十元者，即可为基本社员。到了1925年，自第9期起，报纸开始售卖，每份定价银一分。
报纸的创办者为凌莘子，也是南社社员。凌莘子名景坚，字昭懿，又字太昭、凯成，号莘安，是吴江莘塔人氏，与柳亚子齐名。《大分湖》报倾注了他的较多心血，从组稿到分赠读者，事必躬亲。《大分湖》报的主笔，笔名为“更生”。据推测，更生即凌莘子，在一篇文章中，更生谈到了自己在宣统三年、十四岁时曾看过一次“双杨会”，这正好符合凌莘子的年龄。
《大分湖》与南社有着密切联系，创刊号上即报道了新南社成立之消息，并指出新南社的目的乃是，“于旧有之基础上，建设一世界的人类的文学新规模，以接受新潮，整理旧学。而尤注意于振厉气节，以救今日势利下流之末俗。” 作为占据了报纸半壁江山的文人唱和文章及诗词，其作者多系南社中人。
南社领袖之一柳亚子对于《大分湖》也极为关注。1924年3月27日，在给凌莘子的信中，还特意问到：“《大分湖》来了吗？” 但次年凌莘子因丧女而遭受重创，且琐事缠身，致《大分湖》在发行了十四期后停办。
二、县治大事
晚清已开始推行地方自治，至清末，士绅阶层在县乡各级地方自治机构中担任领袖，并形成士绅网络，操控地方事务，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。进入民国之后，士绅阶层继续活跃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舞台上，并基本控制着地方事务。吴江曾进行了多次议员选举，但在选举过程中弊端屡出。
为了统计户籍，推进选举，1923年吴江成立户籍处，以督导户籍清点工作。县议会为此特意拨出户籍经费二千一百元，并规定应由县长兼任户籍主任。《大分湖》对此予以严厉批判，“自今五、六年来，闹了几次众选和省选，乃尽易以拜金运动，遂开近日贿选之先声。而且各市县各区域，有多少凉血人们，因为做议员便有黄金入囊，小星入户，便死命的滥造册测，蒙蔽乡里，这不是户籍已到了末日了吗？” 

到了1924年，江苏省教育厅下令，市乡议员不得兼任小学教职。各市乡小学校长及教员，如果兼任议员者，应立刻辞去。但吴江北厍区围绕议员资格，经过尔虞我诈的争斗之后，方才补选出议员。北厍议员如梅顾衍等人，均有意竞选议长。但北厍议员中，有二人担任教职。为此《大分湖》特意提醒，“毋将训令当作耳边风”。
就地方议会之运作，《大分湖》报中亦有生动反映。1924年1月24日，县议会开会，会上议决事宜甚多。如县长交来吴淞江修缮经费议案，经过议决，议会认为该项费用，应与吴淞江沿岸七县联合办理。此外，还讨论了议员请辞案、渔船烙印限止免税执照案、废止款产处条例等议案。 

吴江地方上各种社会组织林立，并积极参加地方要务之磋商。如1923年吴江地方歉收，各区代表及县市乡农田两会会长，款产处正副董事长，县议参会代表，与省委代表、刘县长等一起参加会议，讨论该年吴江歉收问题。最后公决的结果是，“全邑普减二成二，实征七成八厘。”经过公决，决定在不浮报灾情的情况下，将重灾区十九圩租粮全数豁免。 

在教育领域，《大分湖》报刊载了详细的1923年吴江教育预算，此年岁入总数为36140元，全部花完，预算中也罗列出了详细的开支去向。有可能正是教育预算上的问题，此年，担任教育局长的吴鸿一，招致各区反对。震泽地方学校发出罢教罢课通告，不承认吴鸿一为教育局长，非取消吴的局长职务不可，且罢教罢课浪潮有蔓延趋势。
教育局长的问题一直拖到1924年。年初，经省教育厅派人到震泽调解，双方总算达成和解。震泽一方仍然气势如虹，称问题均系吴鸿一不公所导致，现在吴鸿一备函道歉，方才开课。至于因罢课落下的课程，则在周日补课。
纵观《大分湖》报前后十四期，其中最为关注者为教育问题。教育问题在当日之吴江，最大问题则为经费不足。震泽各学校罢课，即由经费分配过少而引发。到了1925年，莘塔也面临教育经费问题。为此，更生在文字中感慨道，“为何论及莘塔的区费，就要伤心起来。”最后一期的《大分湖》报道中，仍可见吴江地区教育经费尚未能筹集到位。 围绕着教育经费、校长职位、教育局长不公、教师品德问题的争论，占据了《大分湖》大量篇幅。此中可见，民国初期教育开办推行之艰。
在1925年后，从第10期起，《大分湖》报以较多的篇幅，报道了吴江地区国民党的活动。国民党各党部在吴江各区纷纷建立，凌莘子对此也颇为积极。国民党吴江县莘塔区分部第四次代表大会即在大分湖报社召开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此时北伐军尚未发展到吴江地区，吴江县域内国民党党部已如雨后春笋般林起，也可见当时之军阀，对于地方社会控制尚不是很紧密。
三、社会问题
民国时期的吴江社会之中，赌博泛滥，“以城区而论，就有赌馆二十余家，岁几无需日，甚至茶楼酒肆，竟亦公然设局，如是遑论市乡。”吴江旅外学生会，在《禁赌运动宣言》中指出：“不但社会上没有正当职业的人，一天到晚靠赌钱生活，就是社会上的名流，也在赌窟里走出走进。”就吴江各区赌风之弥漫，《大分湖》报分别就各区予以报道：
同里：继城厢而纵赌者，摇牌九无不通宵达旦，而头家之利，骇人听闻，则同里为最甚。有身家极好，若律师教务一辈人，亦有加入者。近且有龙灯夜会之举者，万人空巷。因治安上有危险而禁止，惟赌博则仍兴高采烈云。
北坼：北坼四周之小村落，以力田而居之者颇多，而积蓄寥寥，抒抽一空，一至新谷登场，换得金钱，不念雨淋日炙之烦，相约为牧猪奴戏，特殊为可慨。吴江刘县长为了禁止赌博之风，特意写了戒赌文章，分发各市乡。吴江县议会因为各区赌博之风盛行，而城厢为首善之区，特提议禁止赌博，并请县长严令禁止。吴江旅外学生会，也发出禁赌宣言。
为了禁赌，吴江县的学生联合起来求见县长，要求发起禁赌运动，“立刻将老桌推倒，赌鬼不敢公然出头。”事后政府秋后算账，要求每个学校整饬学风。为此《大分湖》报特意发文呐喊，“我们接了学生的电文，天日可鉴，血泪同挥，所以拟一篇文章去鼓励他们，还要希望新闻界予以援助的批评，进一步底助敢奋斗。” 

禁赌之外，1924年的吴江民间，比较关注的是“双杨会”。“双杨会是跨省、跨县、跨乡的水上盛会，每十年举行一次。始于清中叶，有记载的最近两次，分别为清末宣统三年及民国十三年。” “每十年赛双杨会一次，每届赛会，期须半月，此项盛举，历代相沿，已成习惯，热闹情形，不堪言语。”甚至有记载显示，吴江跨乡的“双杨会”，如震泽、梅堰、盛泽三地，合在一起要耗资万余元。
而自1911年之后，“双杨会”赛事就一直未曾举办。到了1921年，又提出举办“双杨会”，这遭到了施子英等士绅的批评，要求停办。最终议定，缓三年再办。到了1924年，又有操办“双杨会”的议论，因为上次已出面阻止，施子英先生不便再行出面。凌莘子等地方贤达人士，开始对“双杨会”予以严厉批评。
在《大分湖》的评论文章中，更生严厉指出了“双杨会”的弊端，“直接的危害，不过是害农、揖盗、糜费……事出意外的命案。间接的危害，比较尤其可怕。” 他接着指出，“双杨”原是太湖边的一个小村，历来又被震泽的账房盘剥得厉害，百分之八十的人是贫穷农人，仅有的少数几个读书人则比较豪滑。每逢水旱灾，就收买一些人散布谣言，说是上天发怒，而举办赛会，则可以消除灾害。然后自己则操办赛会，坐享其利。
面对“双杨会”的危害，吴江县政府也严令禁止举办，为此刘县长特意乘轮船前往震泽查禁，但却无效。更生不得不感叹，“无如乡愚，难以理喻，日来依然兴高采烈，置法令于不顾，亦可异矣。” 

清末的吴江，以“枪船”、“湖匪”而闻名。进入民国时代后，仍然盗贼横行，吴江区乌步村农家，夜里突然被盗匪抢劫，洗劫一空，一家母子二人均被刀伤，送到松陵医院抢救。有一户事主被盗匪驾船抢劫，并被击伤，搜抢一时之久，呼啸而去，防捕不力。事后事主上书省署，指责刘县长缉捕不力，致使盗风日炽，民不聊生。为此倒霉的刘县长被记大过一次。随后刘县长亲自督饬水陆各警，限期一个月，严厉查办盗匪。逾期不获，定予严惩。 

这个倒霉蛋刘县长，即刘式譔，于1923年3月11日接任吴江县知事，此后事情不断，刘也为此焦头烂额。此次被记大过后，1925 年8月3日，因为囚犯脱逃，被依照《文官惩戒条例》处分去职。 可早在1923年，《大分湖》在第2期上就已报道过囚犯逃脱。1923年12月13日，一名兜售吗啡的在押囚犯，从监狱内挖通地板，从地板下方掏洞逃出监狱。可见《大分湖》颇有先见之明，刘县长如果早做预防，也不会丢官。
刘县长虽然去职了，但吴江的匪患问题，却一直未能得到处理。1925年，江苏当局因吴江匪患频仍，决定清乡。莘塔地区也成为清乡重点，为此市民恐慌万分。匪患之外，由于军阀军队在吴江县域内作恶，更平添地方上的骚乱。
《大分湖》报虽篇幅有限，但仍然不忘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，每期总有一些八卦文字，如一篇报道读来让人喷饭不已。某村之尼姑庵，有年少尼姑数人。轻佻无赖姚某，乘醉夜闯尼姑庵，欲图非礼。不想姚某闯入时，年轻尼姑都不在，只有老尼姑一人。姚某恼羞成怒，整夜在尼姑庵痛骂，搞得老尼姑心胆俱裂。周边的一些人则认为老尼姑平日里“太行解放”，所以有此惊吓。
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，在前后十四期中，《大分湖》报以较多篇幅，报道了吴江地方上诸多社会事件，并为之呐喊疾呼。限于外界条件，《大分湖》报新闻采摘的条件有限，所报道者，也仅为当时吴江纷繁社会之一角，但足以使今人一窥当日吴江社会之风貌。
四、文人唱和
受南社影响，文学作品占据了《大分湖》的半壁江山。可以说，由于南社中人的助力，使得《大分湖》文学版面的作者队伍相当华丽，内容则覆盖了旧体诗、新诗、小说、文学评论等各个方面。
在创刊号上，有南社叶楚伧先生的《紫云楼诗叙》。凌莘子好为诗，所成若干卷，名为《紫云楼诗》，故而叶楚伧先生以此为题，详叙诗事。也有南社凌太昭先生系列组诗《水西楼诗征》，反映了凌太昭交友、访游的生活。创刊号上还有南社许半龙、沈厔庐等人诗作。名医许半龙的《梦饲千八百鹤龛联话》，显示出深厚的文学功底。
许半龙又名观曾，字盥孚，曾在上海中国医学院任教，是当时著名的医学家。但他的文学功底，则不为人所知。凌莘子特意著文，对他加以介绍，“我友许半龙，朴学能文章，少受其母氏陈太夫人之教。尤孜孜于分湖百年间掌故。” 

作为南社领袖，柳亚子对于《大分湖》予以鼎力支持，除了在创刊号上写文章外，更发表了众多诗篇，如连载《吴根越角杂诗百二十首》，其中一些诗篇表达了他与凌莘子的深厚友谊，如“我爱凌三一代才”。诗中也展示了当时南社中人的来往及生活，如“仁荣堂上再啣杯，料理芦漪一棹开，余蔡陈凌兼二郁，居然七子共追陪。”
南社史上，每逢聚会，必雅集酒宴，饮酒赋诗。“乙卯（1915）中秋，柳亚子、顾悼秋、黄娄生等创酒社于黎里，与当地南社同人，泛舟于金镜湖上，飞觞醉月，连宵达旦，尽醉极欢，此后至庚申（1919），无秋不会。” 柳亚子在组诗中，也描述了这种场景：“归舟仍指阿连家，入夜张灯四座哗。礼法岂为吾辈设，自排酒阵作长蛇。”“惊筵拇战疾雷轰，天外长河落酒钟。我与老陈同醉倒，横刀骂坐亦英雄。”“一举能倾三百杯，便教感慨上胸来。淋漓热血无从洒，强捉闲人抵掌谭。” 

陈去病则在《大分湖》上刊发了《柳寅伯先生墓表》。柳寅伯者，柳钝斋也，柳亚子先生之父，已在1912年故去。陈去病在1918年已做墓志铭，此次再做墓表，以为缅怀。才气逼人的金松岑（天羽，天翮）先生，也在《大分湖》上接连发文。在《紫云楼诗序》中，他以磅礴的文笔，对凌莘子的诗予以赞美。如开篇写道，“天之气凝为至微，化为万千，布于苍冥，是曰云。人之气凝为至精，化为玄牝，诞为文章，是为诗。”这些涉及到《紫云楼诗》的文字中，既可以看出凌莘子的诗歌精湛，也反映出他在南社中的重要地位。
南社中人在《大分湖》上所做文章颇多。如王玄穆《紫云楼记》、《分湖旧隐图记》、沈昌眉《柳古槎先生分湖诗苑序》、张天方《老蛇集直译》、黃病蝶《延秋集叙》等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进入1925年以后，南社文人诗歌类文章渐少。从《大分湖》的报道也可以看出，他们的精力，更多地投入到当时的政治活动中。
民国时期，吴江一度出现了报业的兴旺，在吴江各区，涌现出了一批地方性报纸，如《新黎里》、《新周庄》、《新盛泽》、《新平望》、《新震泽》、《新北库》、《新同里》等（《大分湖》1925年以后更名为《新莘塔》）。这些报纸均以“新”字打头，反映了民国初期吴江地区的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期望。
也正是由于期待“新”，期盼“百度维新”，这些报纸均秉笔直书，对社会事务予以较多关注。同时又因为这些报纸创办者，大多系南社中人，也使得这些报纸蒙上了浓厚的文学气质。今日的研究者，如果能够集全这些报纸，对之加以解读分析，可以进一步再现民国初年吴江社会生活及南社文人群体之状态，此工作尚有待于史家之努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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